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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做人当如花君子求学要下实功夫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两弹烟尘散尽后筑梦杏坛执教鞭

文 _ 王渝生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

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50 年前，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

第 1 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 1 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了。在共和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元勋之中，有一位今年 9 月刚刚去世的 90 高

龄的黄祖洽院士。

黄祖洽（1924.10.2—2014.9.7），字季绳，湖南长沙人，自幼天资聪颖，文

采出众。中学时的一篇题为《读庚信小园赋书后》的作文后，语文老师写下这样

的评语：“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然而，初露文笔锋芒的黄祖洽其实对理科更感兴趣，特别是物理，“学了物

理，能够解释许多原来说不清楚的事情。”黄祖洽说，他为物理学的精确性着迷，

真可谓是倾心物理的文学少年。

1943 年，在战乱中，黄祖洽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学习物理的 4年生活，

黄祖洽说是“游进了知识的海洋”。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黄祖洽随复校的清华

大学北上，1948 年毕业，在老师王竹溪的建议下，黄祖洽考取了刚刚留学回国任

教于清华的钱三强的研究生。黄祖洽先是跟随钱三强研制核乳胶，1 年后又改跟

彭桓武研习理论物理。1950 年硕士毕业，黄祖洽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1960年，

钱三强又找黄祖洽谈话：“你是不是组织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氢弹的原理？”

说干就干，黄祖洽被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首先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

不久，苏联回来的何祚庥和一直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都参加到这个小组中。钱

三强当时具体负责主管轻核理论组的工作，黄祖洽、于敏和何祚庥每隔两三周向

他汇报一次工作进展，解决了不少具体却关键的问题，例如需要增加计算机机时、

需要增添磁带等；黄祖洽和于敏也领导有方，按照专业与特长不同，把小组细分

成几个研究小组，每人分管各个小组的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黄祖

黄祖洽（19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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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是一群有干劲、

有实力的年轻人，“都风华正茂，意气

风发，大家日以继夜地从各个角度分别

探索着、思考着，又不时在一起讨论着

突破氢弹的途径。”

由于谁也不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怎

么造出来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

黄祖洽等老前辈，各自带领着刚毕业的

大学生们，从不同的途径来寻找突破口，

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自学，定期分享和

讨论。资历不分老幼，常常争执得面红

耳赤，人人都畅所欲言，天天都演算得

废寝忘食。

不计其数的演算，换来一瞬间爆发

的绚烂：1964 年，中国第 1 颗原子弹

成功爆炸；2 年 8 个月之后，第 1 颗氢

弹又成功爆炸。间隔时间之短，在世界

上从未有过。当全国上下为此沸腾欢呼

时，最该激动庆祝的黄祖洽却显得十分

平静：“搞理论的人，觉得理论上应该

是可以成功的。”超脱的冷静，同时也

是过人的自信。

在 10 年前黄祖洽 80 岁寿辰的纪念

活动上，一场空前的祝寿仪式让世人惊

叹。乍一看，似乎在举办一个高端学术

会议，朱光亚、彭桓武、何泽慧、于敏、

陈能宽、何祚庥⋯⋯50 多位中科院院

士同时聚首。更引人注目的是，诺贝尔

奖获得者、许多年来从未同时出现过的

杨振宁、李政道首次共坐一排，和祝寿

仪式的主角谈笑风生。大会现场，黄祖

洽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心态始终是个

学生。在座的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

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总能学到很多东西。”

1980 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

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

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

一年他 56 岁。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用

“一生两辉煌”来总结黄祖洽科学和教

育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

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我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架桥人，

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热爱

他们。”这是黄祖洽对教育事业最炙热

的表达。

1999年，75岁的黄祖洽开始为1年

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

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

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

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个普通人眼

中的怪现象，在黄祖洽眼中却不成问题。

有记者曾问及此事，老先生说：“我是

个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有什么奇怪的。”

在他看来，这是老师的分内之职，“当

教授去讲课是理所当然的，当教授不讲

课就是不正常的。”

黄祖洽面对大一学生的课堂总是“如

临大敌”。多年来，他总是积极收集最新

信息，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有时哪怕是为了核对1个年份或1个基本

的物理单位，他都要查好几本书，直到找

到确凿的证据为止。每节课的讲义都谈起

给学生上课，黄祖洽说：“每当上完一节课，

看到我的学生紧皱的眉头解开了，眼睛

里的疑惑不见了，听到他们激烈地讨论，

嗅到空气中浓厚的学术气息，我都会感到

莫大的快乐。”

耄耋之年的黄祖洽说：“教书育人

培养人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还有

一口气，就会继续做。”多年来，黄祖

洽数次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喜

爱的“十佳教师”，还曾多次被评为北

京市师德标兵。

黄祖洽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有着

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一般理解为我的学问要当别人的老师，

我的行为要做社会的模范。但是我的理

解是前面‘学’字是个动词，要学着去

做一个老师，‘行为世范’是说行为被

社会、被‘世’所规范。”

黄祖洽钟爱莲与莲实，赞莲的高洁，

感莲实的苦与济世。他曾经为母校写下

过这样一副对联：“做人当如花之君子，

求学要下实的功夫”。

黄祖洽严于律己，厚以待人，谦虚

谨慎，淡泊名利。他在《述怀》诗中这

样写道：“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在《八十

杂忆》中说：“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

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

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地长大。”

黄祖洽真是童心未泯！其实童心未泯就

是人心未泯，就是人性未泯！■

黄祖洽书法

黄祖洽（中）与彭桓武（左）何泽慧（右）

黄祖洽 80 华诞（2004 年）




